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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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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汉匈的激烈博弈下，西汉政府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

政机构。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域都护府

的设立后，西域都护认真履行中央政府赋予的政治、军事、经济职能，维护了西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加强了与

西域的政治联系，推动了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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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经过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及汉匈围绕西
域进行的激烈博弈，最终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
国版图的一部分。从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起，历代中央政权都将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西域的管辖权。本文试
就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设立进行重点论述。

一、西域都护府设立的历史背景

在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前，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并不断进犯中原地区。汉武帝即位后，采取
一系列措施反击匈奴，而西汉政府对西域的经略则与汉匈之间的博弈密切相关。

（一）汉匈争夺西域的局势

西汉统一西域之前，西域地区存在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居民聚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1]。他们
或筑城定居，以农业为生；或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后来，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了西域，匈奴日逐王
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来管理西域。他们“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2]，向诸城郭征收赋税。西汉前期，匈奴不断
进犯中原地区，对汉朝边郡造成了破坏。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政府一改往日对匈奴的妥协政策，开始采取一系
列政治、军事措施反击匈奴。为了反击匈奴，汉武帝积极争取遭受匈奴奴役地区的支持，力求寻找军事同盟，而
被匈奴打败“遁逃而常怨仇匈奴”[3]的大月氏变成了首选目标。公元前 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求与大
月氏的同盟。虽几经曲折到达大月氏，但张骞最终未能达到目的，因为此时的大月氏已“臣大夏而居，地肥饶，
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4]。公元前 127年至公元前 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先后三次
出兵重创匈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投降汉朝。于是，西汉便在河西走廊上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并开玉门关与西域交往。匈奴失去了同西北氐、羌诸部之间的联络，而中原地区则扩大了与西域各民族间的往来。

匈奴在遭受一系列沉重打击后，被迫向北逃窜，西域又成为汉与匈奴争夺的焦点。张骞归汉后，建议汉武帝
招乌孙东迁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于是在公元前 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西域，张骞使
团携带“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5]出使乌孙，并多派副使分赏各国。乌孙随即派遣使者数十人随张
骞回汉朝答谢汉武帝，并趁机察看汉朝情况，结果“其使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6]。公元前 105
年，乌孙王猎骄靡因恐匈奴劫掠，“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汉武帝遂把细君公主嫁给他，“赐乘舆
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7]。细君公主去世后，汉武帝又把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军须靡。解
忧公主先后嫁给三任乌孙王，共育四子两女，为西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公元前 71年，西汉
政府派常惠出使乌孙，并征调乌孙兵配合汉军进攻匈奴。此战汉军大获全胜，匈奴从此日渐衰退。

（二）西汉对西域的逐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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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02年，汉武帝派兵征服姑师，控制了西域的门户，后又降服时常与汉朝作对的大宛。自贰师将军李
广利伐大宛后，西域诸地方政权就积极派使者前往长安，“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8]。在这种情况下，
西汉政府就在轮台、渠犁等地设置了“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务。使者校尉下辖屯田卒数百人，负责出使西域使者
的物资供给，这是西汉政府设在西域最早的地方官员。汉昭帝时，朝廷采纳桑弘羊建议，任命杅弥太子赖丹为校
尉将军，负责在轮台进行屯田。之后鄯善王因久在汉廷，回鄯善势单力薄，恐被杀害，于是向朝廷求援。西汉政
府便“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9]在伊循城屯田积谷，使其有所依仗。之后更是在当地设置伊循都尉，隶属敦煌太
守，治所在今楼兰地区，扼守西域交通要道。伊循都尉也成为西汉政府在西域任命的第一个守城官员。到了宣帝
朝，郑吉以侍郎身份在渠犁屯田。在积聚了力量后，他便征发西域诸城的军队攻破车师国。朝廷升他为卫司马，
“使护鄯善以西数国”[10]。卫司马一职本属卫尉八屯，此时是西域屯田军指挥官，并兼管鄯善以西地区。汉宣帝神
爵二年（公元前 60年），匈奴内部发生动乱，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率众降汉，受封归德侯。自此，
西汉完全统一西域。

此外，西汉政府还多次派遣郎官参与西域地区事务，如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建元年间入选为郎，并“以郎应募，
使月氏”[11]。元凤年间，期门郎遂成一行人护送安息、大宛使者时被楼兰王安归杀害，之后中郎平乐监傅介子持
节诛斩安归为他们报仇。郑吉因为参军服役，“数出西域，由是为郎”[12]，之后更是凭借军功被封为安远侯并成为
首任西域都护。

二、西域都护的设置及其管理

西域都护府是我国中央王朝最早在新疆设置的地方管辖治理机构，西域都护则是西汉政府派驻管辖天山南北
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西域都护运用其属官组成的幕府机构进行决策与行政运行，并接受中央的监督管理。

（一）西域都护及其属官的设置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后，西汉完全统一西域。同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
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境内），并任命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自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13]。西域都护作为中
央政府委派管理西域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下属幕府机构还设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
千人各二人”[14]。西域都护的职责是保障西域诸城郭的安全稳定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有权征调西域各地的各族军
队，监督中央号令的颁布实施及下辖属地之动静，并统管西域各地屯田工作。西域都护下辖的西域都护副校尉设
立于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 48年），它由中央直接任命，帮助西域都护处理西域相关事务，陈汤就曾担任过
此职。作为西域都护属吏的西域都护丞、司马、侯等，都是秩级“比六百石”[15]官员。而都护司马则常作为西域都
护的代表参与西域地方军政事务的处理，史书中不乏有它的记载。如元始年间，都护司马曾诛杀车师前王。王莽
时，都护司马也曾驻扎在车师前国。另据出土汉简记载信息来看，郑吉担任西域都护的十九年中，还配备有“副
卫司马”一职[16]。

西域都护除下属幕府机构协助军镇事务处理外，亦有戊已校尉、屯田校尉等受其辖制。元帝初元元年（公元
前 48年），西汉政府在西域地区设置了戊已校尉，下设“丞、司马各一人，侯五人，秩比六百石”[14]，受西域都
护节制。史载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10]。戊已校尉除了屯田工作外，也参与西汉政府在西域
的军事活动，并有义务向中央及时汇报西域情况。西域都护段会宗就曾征发戊己校尉下辖的屯田士卒诛杀乌孙叛
乱贵族番丘。平帝时，因新开辟的道路要经过“车师后国”，戊已校尉徐普“曾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17]，想要与车
师后王划明界限后再报告给皇帝。此外，西域都护下辖属官还有屯田校尉。西域都护府设立后，匈奴在西域所设
僮仆都尉从此废置，于是西汉政府开始迁徙百姓在北胥鞬屯田，“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10]。史书上就
有渠犁“三校尉屯田”的记载，常惠也曾“将三校屯赤谷”[18]。

（二）中央对西域都护的监督管理

西汉时，以西域都护为首的边疆大吏往往手握一方大权，他们不仅要处理西域地方事务，还要领军屯田，保
境安民。因此，西汉政府高度重视西域都护的选用，并制定了一系列官吏选拔任用、监督、奖惩的制度来加强西
域官吏的管理。

西汉对西域都护的选拔任用，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因功选任。如郑吉因攻破车师而被封为安远侯，食邑千
户。之后西汉政府又任命他为首位西域都护。还有辛庆忌因作战有功，被授官侍郎，又升为校尉，率领官兵屯驻
焉耆。二是同级调任，即由内郡或边郡长官调任。如段会宗在第一任西域都护任期完结后被任命为沛郡太守，接
着又调任雁门太守，最后“西域诸国上书愿得会宗，阳朔中复为都护”[19]。三是举荐，即由官府察举或由官吏推荐
任官。如段会宗的第一任西域都护就是“以杜陵令五府举为西域都护”[19]。甘延寿则是由车骑将军许嘉推荐才得以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3

成为西域都护骑都尉。
西汉监督西域地方官吏的机构有司隶校尉和部刺史,他们监察的对象是以西域都护为首的中央派出西域任职

的官吏。陈汤曾作为副校尉跟随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攻灭匈奴郅支单于，胜利班师后，司隶校尉却听闻陈汤在此
次军事行动中获取了大量不法财物，便“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20]行使监督权。而部刺史以“六条问事”，他们按
照朝廷规定的六项规章制度行使监察权，督察对象为二千石的官员，西域都护亦在督察之列。

西汉政府对西域官吏建立了严厉的奖罚制度,功高者可以升官封侯,有过轻者免职,重者处死。但有钱者出钱可
免死,赎为平民。比如郑吉因军功被封为安远侯、西域都护，甘延寿也因斩杀郅支单于有功被封为义成侯，又如
段会宗因犯法免去雁门太守。此外，西汉时西域的官吏三年一更，史载“边吏三岁一更”。官员任期一满便调往他
处，继任者也由别处调往。段会宗第一任西域都护任期完结，“三岁，更尽还，拜为沛郡太守”[19]。他在雁门太守
任上因犯法被免官后，西域各首领上书表示希望派任段会宗，段会宗再次被任命为西域都护。

三、西域都护的职能

西域都护府是西汉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机构，其核心便是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履行中央政府赋予
的政治、军事、经济职能，并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治理西域。

（一）政治职能

在政治职能上，西域都护负责代表中央对西域各首领进行册封，并调解他们之间矛盾，防止内乱。西汉政府
尊重西域诸地方政权的原有制度，在西域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对西域各首领恩威并施。

西域都护负责代表中央对西域各首领进行册封任命。朝廷让各首领自己管理地方事务，他们享有很大的“自
治权”。西汉政府管辖西域时，保留了西域诸地方政权的建制，只要他们服从西汉的领导，就承认他们在地方上
的权力，但前提是要接受西汉政府的册封任命。西汉对西域各首领的册封相当普遍，受封者名目繁多，史载“最
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
凡三百七十六人”[21]。除了对西域诸地方政权首领予以册封，佩以印绶外，还授予符节,史载：“自汉武以来，中国
诏书符节，其王传以相授”[22]。

此外，西域各首领也需要接受西域都护的监督，并有相应的奖惩方式。西域都护的职责就是侦察康居、乌孙
等西域地方政权的情况，如有动静，立即向朝廷报告，“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23]。因乌孙大昆弥星靡年
幼，西域都护韩宣就上奏汉宣帝，建议“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以赐金印紫绶”[24]，让他们辅佐大昆弥，宣帝
也同意了他的建言。汉成帝年间，因大禄、大吏、大监辅佐不力，乌孙内部发生动乱导致大昆弥雌栗靡被杀。西
域都护段会宗代表西汉中央政府处罚大禄、大吏、大监等，“夺金印紫绶，更与铜墨云”。而乌孙大昆弥手下的翖
侯难栖因杀死叛乱的末振将有功，段会宗则“奏以为坚守都尉”[25]。

（二）军事职能

在军事职能上，西域都护负责率领西域各屯田军，并有权征发西域诸地方政权军队。西域都护统筹西域军事
力量抵御匈奴残余势力，维护西域地区的安全稳定，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

在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前，西汉政府就通过联姻、安抚、厚赐等手段统领西域诸地方政权共同开展军事行动。
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西汉政府派重合侯马通率军经车师北击匈奴，又派“开陵侯将楼兰、尉犁、
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26]，以阻止车师截击重合侯所属军队。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 71 年），西汉出动十
五万骑兵进攻匈奴。同时，朝廷又“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27]，在乌孙昆弥亲率五万骑兵配合汉军行动下，
此战大获全胜。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 68 年），因车师王多次向匈奴提供汉使情报，西汉政府遂派遣侍郎郑
吉、校尉司马憙“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26]。

西域都护府设立后,为了配合西域都护抵御匈奴残余势力，邻近匈奴的西域诸城郭都设置有专门的武职。鄯
善设有却胡侯、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各一人，疏勒设有击胡候一人，龟兹设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
各一人，却胡君三人。尉犁设有击胡君一人，危须设有击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一人，焉考设有击胡侯、却
胡侯、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车师后国”也设有击胡候一人。
汉宣帝时，虽然南匈奴投降了汉朝，但北匈奴势力依然猖獗。郅支单于“西破呼偈、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28]，
后又杀害汉使谷吉，对西域都护所辖西域地区造成了严重威胁。建昭三年（公元前 36年），甘延寿、陈汤“发戊
已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29]，消除了西域地区的一大隐患，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

（三）经济职能

除负责西域行政，统率中央在西域的驻军外，西域都护还统管西域各地的屯田。屯田除了解决戍卒口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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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能为出使西域使者提供物资补给，同时也增进了中原和西域的经济联系。
起初，沿途各国是需要供应汉使者的，但人数、次数多了也难免不堪供给，之前就出现过“楼兰、姑师当道，

苦之”[30]，后劫杀汉使的事情。自汉武帝开始屯田西域后，“既不烦扰诸国，复不虞使者乏粮”[31]，之后经营西域
的种种成功，大半都得力于此。公元前 105年，汉朝向西沟通了大月氏、大夏，把公主嫁与乌孙王后“又北益广
田至胘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32]。公元前 102年第二次大宛之役后，轮台、渠犁屯田兴起。公元前 77年，
傅介子斩杀楼兰王，西汉立新王并改国号为鄯善后，伊循屯田也开始了。公元前 67年，汉匈争夺车师后“有诏还
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于是郑吉“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33]，开屯田车师之先河。西域都
护府设立之后，“屯田校尉始属都护” ，也开始在北胥鞬进行屯田。汉元帝时，朝廷又设置戊己校尉，在车师前
王庭进行屯田。公元前53年，因乌孙小昆弥乌就屠不把诸翕侯的民众归还原主，“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18]，
开始赤谷城屯田。公元前 51年，辛庆忌升任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34]。公元前 30年，日贰杀小昆弥拊离后，
逃亡到康居，“汉徙已校屯姑墨”[24]。

据相关史料统计，西汉在西域的屯田人数“共有两万多人，多时达二万五千人以上”[35]，其屯田范围东起楼兰、
高昌，西至莎车、赤谷，南至伊循，北达胘雷，共有十二处屯田之地。这些地方土壤肥沃，水源丰富，草木茂盛，
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它们又都处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南北道都有屯田分布。这样既有利于保障
往来使者和商人的食宿与安全，又有利于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

四、西域都护府设立的历史意义

西域都护府设立后，西域都护成为西汉处理西域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西域都护在中央政府治理西域中一直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为后世经略西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维护了西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汉初以来，西域地方政权林立，互相攻伐不断，匈奴也时常入侵。西域都护府建立后，西汉派遣官员和军队
到西域，一方面威慑了匈奴残余势力，使其难以轻易侵扰西域；另一方面，也能及时平息西域诸地方政权之间的
纷争和战乱，为西域地区营造了相对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

郑吉作为首任西域都护，他在乌垒城设立幕府，职责就是“镇抚诸国”[13]，通过讨伐、安抚、召集西域人马来
维护西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此后，西域都护和驻西域各官员在任上都将维护西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视为己任。
公元前 36年，匈奴祸乱西域，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汉军和西域诸地方政权军队分南北两道攻伐郅
支单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36],大获全胜。之后，多次担任西域都护
的段会宗帮助乌孙平定内乱，避免了更大的流血冲突，获得了西域人民的支持和爱戴。段会宗去世后，西域各族
人民纷纷为他发丧，并建立祠堂进行悼念。自汉宣帝、元帝以后，匈奴单于向汉称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
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10]，这样的成就与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密不可分。在西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历任
西域都护的不懈奋斗下，才使得西域地区能够安全稳定地发展。

（二）政治上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

西汉政府在西域设官置吏，加强了中央对西北边疆的治理，维护了西北边疆的安定，“建构了国家政权在西
域民族地区管理统治的成功范本”[37]，并大大加快了西域地方管理融入王朝统治秩序的进程。尤其是西域都护府
的设立，从制度上确立了西汉与西域诸地方政权的政治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西域都护由朝廷直接任免，代
表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域诸地方政权传递政令，统筹军事活动，督察重大变动等。

此外，西汉政府不介入西域诸地方政权的内部管理事务，在西域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承认西域各首
领的原有统治地位和权力。朝廷通过册封、和亲、纳质等方式维持与西域诸地方政权的友好关系，同时要求他们
服从西汉中央政府的领导，密切了中央政府与西域诸地方政权的政治联系。西域诸城郭中还设有译长，负责中央
政府、西域都护与西域诸地方政权间政令的上传下达。西域各首领得到西汉册封，视西汉为宗主国，定期派使节
朝贡，加强了双方的往来。西域诸地方政权对西汉的向心力不断增强，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许
多年后，在新疆地区发掘出诸如“汉归义羌长印”、“汉龟兹左将军碑”等，亦能体现出西域诸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
的隶属关系。即使汉朝灭亡多年后，一部分西域部落首领手握的汉赐印绶仍然是统治合法化的重要象征。[38]

（三）推动了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公元前 60年，西汉中央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伴随着西域政治秩序的建构，西汉
政府在西域也进行了大范围的普查统计工作，“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10]，这使得双方经济
交流更加深入。朝廷则进一步加强与西域诸地方政权间的经济互动，增进中原和边疆的经济联系。“中原的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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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凿井技术等不断向西域传播，西域的马、驴、骆驼等大型畜力，苜蓿、葡萄、石榴、红蓝花、胡麻、胡豆、
胡蒜、胡瓜、胡桃、胡琴等域外产物源源不断传入中原”[39]。此外，西汉在西域进行的屯田、商贸等经济举措，
也促进了西域本地农业、商业等经济的发展。中亚及西域的使者不断前往长安进献方物，也有客商“欲通货市买，
以献为名”[40]，打着进贡的幌子来汉朝贸易。出使西域的汉使也会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贸易买卖，同时带回西域特
产。出使大宛的汉使就“采蒲陶、目宿种归”[41]，汉武帝也命人在离宫别馆旁大面积种植，一眼望不到边。随着现
代考古的发展，诸多考古发现也为西汉与西域经济的交往提供了大量切实的物证。在新疆奇台县石城子遗址中出
土有西汉“半两”钱，楼兰等地的遗址中也出土有“半两”这类钱币。尼雅遗址出土有“五铢”钱，这类钱币始铸于汉
武帝元狩五年（前 118年），在新疆南北地区都出土有可观的数量。[42]

政治上的统一与稳定也为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西汉的政治治理为西域带来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管理经验，
促进了西域地区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发展。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西域，也推动了西域地区经济、文
化的进步，缩小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发展差距。中原的冶金、穿井、建筑等技术传入西域，给西域人民的生产生
活带来了极大便利。起初，从大宛西到安息国，这里没有丝、漆，人们也不知道怎么铸造铁器，“及汉使亡卒降”
才“教铸作它兵器”，之后他们“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43]。李广利征讨大宛时“闻宛城中新得汉人，
知穿井”，证明穿井技术已经传到大宛。细君公主嫁到乌孙后，“自治宫室居”，表明西域地区汉式宫室的存在。
匈奴本是游牧民族，无固定居所，匈奴内乱后恐汉兵袭击，卫律便向单于提出“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
守之”[44]，后郅支单于在康居“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45]，这或许也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礼仪制
度上，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在西域广泛流传使用。龟兹王绛宾在多次朝贺后，就“乐汉衣服制度”。当他回到西域
后，就开始建造宫室，设置禁道、环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46]。与此同时，西域的文化也传入中原，
为汉地百姓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汉武帝时，大宛曾“以大鸟卵及犛靬眩人献于汉”，等到中原的角氐、奇戏增加“其
眩者之工”后，“角氐奇戏岁增变”[47]，这些中原娱乐方式的进一步兴起便从此时开始，极大丰富了中原人民的文
化生活。

结 语

自张骞凿空始，西汉王朝便通过一系列的举措经营西域，最终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地区进行有效管辖。
西域都护府作为西汉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派出机构，代表西汉中央政府治理西域，认真履行中央政府赋予的政治、
军事、经济职能。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
域都护府设立后，维护了西域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加强了与西域的政治联系，推动了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的交
流和发展。作为中原王朝治理西域地区的先驱，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对于之后历代中央政府经营和管辖西域都
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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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Protectorat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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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the intense rivalry betwee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Xiongnu, the government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Western Regions Protectorate in the second year of Shenju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
(60 BCE) as a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to govern the Western Region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Protectorate marked that the Xinjiang region was formally incorporated into China's territory and became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the Protector of the Western Regions earnestly performed th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functions entrus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afeguarded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strengthened political ties with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promoted the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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